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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责任

洛阳农民收养流浪汉当劳工之争
阳光四散，风大，尘土四起，有点冷，长相颇

似陈凯歌的洛阳农民韦建设紧了紧衣领，跟路
人打招呼的瞬间暗自发笑，整个2008年12月的
上半月，他都处在一种说不清的兴奋中。

他收养流浪汉的“义举”被媒体报道后，有
人怀疑他是在利用廉价劳动力，韦建设的大女
儿韦治路在网上看到了这一说法，12月14日这
天上午，专门从婆家赶来说这个事情。

韦建设话不多，没有争辩：“谁怀疑我，谁可
以来我这儿参观。”

这儿是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李楼
村。韦建设承包的养鸡场紧挨大路，生锈的铁
大门内是占地10余亩的大院子，有9间养鸡房，

养了2万多只鸡。
院子大门边是三间小瓦房，最外的一间，韦

建设的妻子唐荣珍坐在破旧的沙发上，墙上的
挂钟指向10点25分。

唐荣珍早上5点就起床，7点她和韦建设到
院子最深处的偏房里叫醒他们，集合。

他们——这些曾挨饿受冻的流浪汉，抓腮
挠头，认真地往前看。

唐荣珍开始上“思想教育课”，“别斗气，别
打架，我们是一家人”。

8 点照顾他们吃早饭，稍后一起劳作。碾
饲料、喂鸡、拾鸡蛋、搬筐子，时忙时歇，有说有
笑。

临近中午，韦建设将他们都叫到院子的空
地上，练拳，有招有式。一个叫张正豪的练得最
好，大远一看，颇似少林小僧。

午饭是蒸大米、白菜炖肉，在另一间瓦屋
内，油亮的电灯泡下，热气腾腾，他们围在一起，
埋头狼吞虎咽。席间，张正豪伸头对一个叫赵
民的说：“哥，以后咱俩不格气（斗气）了，好吧？”

赵民故意别过脸。屋外的洗衣机里偷偷放
着他给张正豪洗的脏衣服。

吃过午饭，一个叫肖栓成的提出要取50元
工资。唐荣珍让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按下手
印，给了他钱，说：“别跑远，赶紧回来。”

肖栓成说：“哎！——”声音拉得好长。

肖栓成是现在这八名流浪汉的其中之一，
他家在附近的向阳村，手有残疾，上过小学二
年级，亲人去世后无依无靠，流浪在洛阳境
内。不久前被韦建设撞见，带到这里。他头脑
还算清醒一些，这次是要了 50元钱，到向阳村
玩去。

在韦建设家待的时间最长的是焦五洲。
今年33岁。1998年夏天，韦建设路过一个十字
路口时看见他在路边捡垃圾吃，将他带回了
家。因他右手不能用力，韦建设让他用左手干
活。那时，韦家养着几头猪，韦建设便让焦五
洲喂猪去。没想到，他拿着铁锨只一个劲儿地
拍打猪，把猪都拍得不能动了。日月如梭，现
在的焦五洲左手已经使用得相当灵活，用韦建
设的话说，左手将他的脑子也开发得聪明了。

年龄最大的是老张，今年 60岁。不久前，
老张的兄弟媳妇突然来到韦家，停下车问：“俺
哥啥样儿了？”这是老张来到韦家的四年里，其

家人唯一一次来看他。唐荣珍取出了一万元
钱，问老张：“这是你四年的工资，给她不给？”
老张点点头说：“给，给他们吧。”

唐荣珍当时看着老张皱纹纵横的脸，差点
哭出来，说：“老张你看看吧，以前你在家里的
时候他们是咋对你的，骂你打你不给你饭吃，
你才跑出去捡垃圾！现在好了，听说你能挣钱
了，倒是过来看你了问你啥样儿了。要我说，你拿
着一万块钱回家置一间房子……”没想到老张头
一次打断她的话，依旧说：“给他们吧。”

年龄最小的张正豪说话还算顺溜，今年20
岁，家在偃师农村。一年前来到这里，为最活
跃分子。小伙子脸白体弱，四肢细长，有一双

“弹钢琴的手”。武术拳脚虽然力度不够，但架
势足，常有“弯弓射大雕”之姿。因其年龄小，
贪玩，生活常不能自理，最爱与他“格气”的赵
民多次帮他洗衣服。

赵民是最特别的一个流浪汉。他说话的

时候双目紧瞪对方，擅长反问，无人时侧目思
考，貌若哲学家。他最爱干净，是唯一一个用
牙刷的人。也是唯一叠被子的人。牙刷、牙
缸、毛巾整齐地摆放在一个洗脸盆内，被子叠
成豆腐块，有军人风范。

12月 14日上午，他低头坐在那间偏房内，
斜望着 8张连起来的床铺，散乱的心事像他指
间香烟抖落的烟灰。少顷，他翻身从床头摸出
一个户口本儿：“看，这就是我。”上面写着，赵
民，1972年生，2008年5月29日退伍。

赵民悲愤地说，转业后在驻马店市区买了
房子，工作分到了泌阳县老河乡兽医所。不久
这所兽医所倒闭，他买的房子还未装修，于是
到郑州去找工作。7月，他被人骗到了山西黑
砖窑。受尽 2 个半月的折磨，幸好逃了出来。
跑了三天三夜，跑到洛阳，找救助站没找到，投
奔韦建设。

其余三人，王凤伟、万红民、刘西学。

事实上，从 1992 年办养鸡场之后，韦建
设已经收养流浪汉总数达到 150 人。这些
流浪汉多为洛阳本地的，外地人中离家最
远的是四川德阳的王峰。他们大多数由韦
建设在路上遇到、带来，而最终离开，则有
三种方式，被亲人领走、被韦送走和自己主
动离开。

韦建设说，他们来了之后生活日渐稳定，身
心得到救治调理，部分记忆就会慢慢恢复。如
果能想起家里的地址，就会给他们家里联系，要
么亲人来接，要么他就开车将他们直接送回
家。也有人自己回家的，买好票将他们送到洛
阳火车站。

来来往往，人总不断。最多的时候，有 20
多个流浪汉住在韦家，那时有专门的厨师负责
做饭。

韦建设白手起家办养鸡场，当初托几个朋
友共贷款 70万元，现在还欠银行 30万元未还。
头几年，韦建设招收了几名初中毕业生，管吃管

住，每月开300元到500元的工资。“但生活中发
现他们经常欺负流浪汉，打骂不断，后来就叫这
些初中毕业生走了。”韦建设说，从此之后他就
专门收养流浪汉，他们劳动也给工资，一年
2000多元。

对比之下，就有人提出了质疑，说韦建设收
养流浪汉是在使用廉价劳动力，其被媒体宣扬
的义举背后其实是经济利益的钻营。

韦建设的妻子唐荣珍回应说，虽然流浪汉
的工资少，但他们来了之后往往一两年之内都
干不成活儿，发脾气了还会打烂很多鸡蛋，5个
流浪汉才顶一个正常人。另外收养流浪汉负担
大、太操心，不但管吃管住，管日常生活，还得管
治病。“理发就别提了，比如洗澡，每个月老韦都
带他们到澡堂子里洗澡，给他们搓背。这活儿
谁能干得了？”

去年的大年初二，韦建设开着电动三轮车
带家人走亲戚，中途看见雪窝里跪着一个人。
下车近看，见他已冻得鼻青脸肿，赶紧抬车上拉

回了家。老韦带他去洗澡时发现，他的腿上遍
布冻疮，就买药来给他抹。这个流浪汉就是现
在 8个人中的万红民。刚来的时候他还尿床，
每夜零点和凌晨 2点韦建设都会叫醒他一次。
后来经过扎针治疗病好了。

还有王凤伟，因患有精神病，刚被老韦带过
来的时候只会骂人，后来经过在医院的修复神
经的治疗才慢慢好转。

之前老韦家还有一辆面包车。前年冬天，
流浪汉在院子里烤火，失手烧到了车子，面包车
化为灰烬。

“弄毁的东西多了。他们大部分都像个孩
子一样，还经常打架，很难管，要收养他们哪有
那么容易？”唐荣珍说，最开始的时候她像那些
批发鸡蛋的人一样也不能接受老韦的行为，尤
其是那年见到四川德阳的王峰，像个“怪物”，腿
肿得很粗，根本无法走路，就埋怨老韦，你咋领
来这么一个人？老韦当时也急了：“不救他，他
就死在路上了！”

今年 52岁的韦建设以“习武之人”
自居，初中文凭，十五六岁时体弱多
病，迷上武术以求强身壮体。在少林
寺拜过师，主修少林拳，亦练太极拳。
后游走河南诸县，广交武林朋友，爱管

“闲”事，多次为贫弱者打抱不平。办
养鸡场之前，烧过石灰、开过食堂、做
过皮鞋、养过兔子。1987 年历尽艰辛
前往雅鲁藏布江源头漂流探险成功，
为国争光。

凡此种种，皆成往事。如今给韦建
设留下的，除了他对发黄照片的深长
回忆外，还有他那快步如风的体格
与“ 三 五 个 人 近 不 了 我 的 身 ”的 武
功，更重要的是，“义”字已镌刻人生
路。二女儿的名字韦义路，几乎是
他对一生最自我的表达。相对于他
对流浪汉的收养，外界少有人知的
是，他与家里73岁的“婶子”常竹娥非亲
非故却要将她养老送终。

另一个细节是，2008年12月14日下
午，就在距离韦建设家不远处的桥头边，
一个流浪汉枕着一大颗土疙瘩仰躺在
地，以天做被，似已入眠。他的命运将由
谁改变，是韦建设，还是下一个韦建设，
或将继续流浪？

“韦建设主动救助流浪人员、分担社
会责任值得称道，但我们更应该关注在
此类事件中政府部门应当承担的责
任。”河南省委党校社会学专家郭晓莉
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社会救助都是
政府“天然”的责任，虽然我们鼓励个
人或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到社会救助活
动中来，但是政府救助依然应该发挥主
导作用。

洛阳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张建
庄说，自己刚刚听说韦建设的事情，12月
15日上午，没等记者介绍他就指出韦建
设“ 让 流 浪 人 员 参 与 廉 价 劳 动 ，不
妥”。他说，所谓救助，按照国家相关
规定，要自愿救助、无偿救助，这些流
浪人员的吃穿住行都由政府埋单。到
了政府救助站，在 10 天之内，会帮这
些流浪者找到家，如果找不到家，就送
往洛阳第二福利院，将他们养到老。

“如果个人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就
最好不要做这样的善举，不然让他们
从事廉价劳动，也达不到真正的救
助。”张建庄建议韦建设应该主动与政
府联系，让流浪汉到救助站来。

而对于韦建设主动到大路小路边寻
找流浪汉，政府救助站的“自愿救助”显
得并不是那么主动，张建庄回应说，也有
主动劝导他们来救助站的，这些工作多
为公安部门做。

有老有少，一共八个

质疑：使用廉价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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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洛阳农民韦建设在 12 年间收养

了150名流浪汉，经当地媒体报道后传
为佳谈，随之而来的是质疑者称韦是
为自家养鸡场找廉价劳动力，记者在
调查中发现，这些流浪汉在被韦建设
救助后劳动的同时，每人每年也得到
2000 元的收入。尽管如此，洛阳市民
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张建庄仍认为

“让流浪人员参与廉价劳动，不妥”。
晚报记者 牛亚皓 文/图 开饭了，今天是蒸大米、炖肉菜。开饭了，今天是蒸大米、炖肉菜。


